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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性视角下的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形态与价值悖论
胥天琪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当下，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网络视听行业呈现出极速发展趋势，短视频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新途径，更是展示自我，获

得他人注意的新空间形态。在“可见性”视角下，短视频展现出的乡村文化包括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与注视、原生态的土味文化以

及残酷滑稽的身体实践。农民在网络短视频中不断进行着自我展示和自我认同，受技术和资本的约束，要注意和反思短视频在传

播过程中可能引发个人主体的衰落及社会群体的隔阂等价值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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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10.1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10.07亿，其中农村网

民规模达2.97亿，占网民整体的29.4%。短视频以其准入门槛

低、观看便利等优势，是新网民最优先尝试的视频类内容，已

成为图文和语音之外的移动互联网“第三语言”。当前，短视

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占网民

整体的87.8%。短视频已成为农民用户的重要娱乐渠道，短视

频像一只神奇的魔术手，将长期缺乏关注的乡村风物拢到聚光

灯下，创造出一个个乡村叙事的媒介传奇，在短视频平台上，

每个用户都尽情地展现自我，争夺他人的注意，在此种“可见

性”下网络短视频中展示了何种形态的乡村文化？在风行的过

程中是否会造成价值悖论？

一、可见性：理解媒介的新视角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以后，科技变革额的速度不断加快，

这为全新媒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后续公共领域的相关研究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丹尼尔·戴扬（DanielDayan）针对

网络等新媒体出现后当下公共领域发生的转变，提出了“可见

性”（visibility）概念，所谓可见性，包含着看见和获得他

人注意的双重含义。[1]当获得的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即产生

了可见性。在网络新媒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前，大众化的媒

体决定了什么在公共空间里可见的，什么是不可见的。但是随

着新媒体的出现，不在意可见性作为定义。新媒体在其他方面

做了全新的要求[2]。他认为，可见性是人的一项权利，包括被

看见的权利，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以及给予他人

可见的权利。因此，在看到媒介信息的功能效用的同时，要将

媒介与可见性联系起来。

在短视频出现之前的媒体叙事中，乡村永远处于一个被凝

视的观看结构中，而观看主体属于掌握着话语权的都市。传统

媒体对于乡村问题的关注聚焦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或者作

为抚慰都市人情感的“想象中的故土”。也就是说，在先前的

主流话语体系中，乡村只能用一种被迫、消极的方式进入公共

视野。

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乡村有机会挣脱都市的叙事枷锁，

获得自我言说的机会，相比于语言文字表达所需的知识素养，

短视频的生产创作准入门槛低。纵观抖音、快手中的乡村短视

频，内容大多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因此，乡村短

视频意味着一场话语赋权和话语解放，其逻辑指向乡村空间的

“可见性”。因此，短视频的出现赋予农民的正是一种“以自

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使农民可以管理和支配自己的可见

性。短视频中乡村空间的出场，展现的就是被城市主流话语忽

略的，推向远处的乡村日常生活形态。

二、可见性下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

列斐伏尔认为，特定的社会形态及生产模式与特定的空

间生产方式相对应。在传统媒体叙事中，乡村电影、电视剧是

乡村媒介形象与话语的重要解读文本，大多融入象征性符号进

行宏大叙事，例如电视剧《最美的乡村》聚焦于青年共产党人

带领村民脱贫攻坚，展现在社会变革下的整体乡村形态。与传

统结构完整的虚实线条存在着很大额差异性，乡村视频更加乡

村的小故事为核心。农民将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呈现出来，给

予观看者更加真实的感受。这种视频不追求艺术性，且门槛比

较低，因此，短视频不成为了当下乡村较为真实的自我表达方

式。网络短视频聚焦到农民日常生活中，农民以当事人身份表

达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建构起关于自我的身份认同。

（一）日常的生活场景：构建身份认同

短视频平台给予用户机会记录和上传最朴实的乡村生活场

景，例如耕田插秧、喂猪喂鸡、一日三餐，这些短视频展现了

村民原汁原味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通过拍摄与上传，这

些日常琐事被赋予新的社交意义：可观可感的生活影像的书写

和传播与观者本身的乡土经历相结合，观者能从中获得社会认

知，从而实现身份认同。

例如，“南方小蓉”的拍摄地是山间小茅屋，这类特有

的乡村象征符号的出现，富有乡村生活气息。而她在视频中所

展现出的辛勤劳作画面和娴熟的农耕技艺，引发了具有同样经

历的观看者的情感共鸣。从传播机制上看，通过短视频发布的

“拍摄-发布”到“认同需求-拍摄-发布-得到回应”的路径，

属于乡村受众的“使用与满足”行为。在现代性观念入侵乡村

的状况下，这样的相同价值聚合重构了乡土社会的向心力，使

村民重新感受到归属感与认同感，并且可触摸到的生活记录在

短视频平台上更容易引发乡村人的深层共鸣。

（二）残酷的身体实践：迎合技术逻辑

目前，在短视频媒介中不难发现一些农民创作者把一些自

虐视频当作噱头，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例如鞭炮炸裤裆，生

吃猪肉等。虽然存在审查机制的把关，但通过挑战人类认知而

博眼球获得流量的风气依然盛行。海量的乡村人口执迷于使用

快手生产低俗、粗糙、简陋的短视频，犹如在一个乡村江湖中

上演各种魔幻现实景观。

这类荒诞乡村景象的出现，本质上与短视频平台制定的

“游戏规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流量为王的时代，社交

媒体的奖励机制是一系列注意力指标，快手平台使用排行榜的

方式决定一条短视频的生命力。因此，怪异恶搞视频的风行，

实际上是服务于一个更大的技术逻辑，即人们的窥探心理与猎

奇欲望。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短视频中呈现出的乡村个体

被推上了表演的前台，社会化媒体重构了交往情境，表演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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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观友的想象进行表演活动。相比于城市市民偏向美学化

的网络直播，乡村个体的受众心理特征具有粗糙甚至审丑化趋

向。短视频制作者为了迎合自身受众的观看需求，获得资本的

青睐，只能将沉重的肉身推向前台，通过自虐、搞怪等方式获

得流量。

三、可见性下短视频平台的价值悖论

现代性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个体化进程。中国社会长期的城

乡二元主体制使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方面无法享受城市居民

拥有的社会资源与社会福利，因此乡村个体更容易从现有制度

中脱嵌，实现个体化，乡村结构随之开始分散，村民对村落社

会的认同降低，乡村共同体瓦解，农民难以找到归属感与认同

感。而短视频的兴起，有效通过视频的观看与发布联系起一个

虚拟交流空间，为支离破碎的乡村现实提供线上群居部落，新

的群体认同生根发芽。但是，资本主导下的可见性可能引发个

人主体的衰落与社会群体的隔阂等价值悖论，值得关注并引起

预警。

（一）个人主体的衰落

短视频平台上一部分村民将时间精力投入到短视频的生

产之中，他们以新奇之状接受用户观看，以恶搞之态被公众围

观。在乡土视频中，单纯展示自然风景的内容十分罕见，而身

体表演才是视频平台的主角，这其中既有正向的技艺、娱乐展

示，粗陋、暴力的内容也屡见不鲜。在长期的看与被看下，个

人的主体性呈现出一定的衰落：一方面，内容生产者的身体成

为了暴力、色情、丑陋的符号隐喻；另一方面，乡村受众凝眸

于短视频又心不在焉的“在场的不在场交流”情境变得寻常可

见。也就是说，在平台“记录生活”理念下，用户通过短视频

不断认识着世界，但是对自己“在场的世界”的注意力会随之

分散。因此，短视频的风行造成了内容生产者与观看者双方的

主体衰落。

（二）城乡群体的隔阂

由于城市所代表的主流话语的挤压与乡村传统社会的崩

塌，传统乡村文化逐渐流失，“农民”在一些群体心中也成为

了贫穷、落后的符号象征，乡村集体性身份焦虑出现，在短视

频中体现出对城市主流文化的向往与抗争。

有研究者认为，新媒体打破了以往社会分层的对话机制与

模式，使不同社会阶级能够广泛对话。柯兰等学者却认为，社

交媒体非但没有加深人群的理解，反而强化了既成的社会体系

与封闭的社会群体。在快手，城市潮流是最前沿的时尚趋势，

贫穷落后的先决物质条件带来的文化自卑性让乡民将城市元素

视为一种好的标准。一部分内容生产者视图通过模仿来贴近城

市文化，而另一部分则通过对主流文化形态的滑稽模仿，将主

流视为戏谑对象的反抗心理，为传统的高雅祛魅。

乡村的自我身份界定就夹杂在对城市的向往与对抗的矛盾

之中，促使乡村进行“我是谁”的思考，从而对乡村社会地位

与话语权力有所认知。而城市的回应则是疏离的，乡村用户在

发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城市主语文化后，愈发加重了城乡之间

的断裂与隔阂，强化了高雅与“低俗”的趣味区隔。

四、可见性下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良性发展的建议

（一）强化责任意识，引导乡村用户传播正能量

短视频平台运营方在对自身价值进行定位时，不能仅把自

身定义为一个需要盈利的企业，更应意识到自身是一个需要承

担社会责任的传播媒介。因此，短视频平台运营方要强化自身

责任意识，以一个较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严格遵守互联网相关

条例，加强与相关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提升短视频内容审核

的标准，同时还要对审核团队政治素养培育的力度要加大，注

重对审核团队政治素养的考核。除此之外，短视频运营方还应

积极引导乡村用户传播正能量。网络短视频作为互联网中的一

部分，短视频平台上不应充斥着低俗、泛娱乐化的内容，而应

让正能量内容占据主导。因此，短视频运营方可以创建积极向

上的话题，引导乡村用户参与其中。如，目前新农人计划等正

能量活动。其次，短视频平台还应改进相关算法机制，将正能

量的短视频内容推荐到用户首页，从而使网络短视频平台充满

正能量。

（二）加强乡村用户的自律，自觉传播正能量

要使网络短视频中乡村用户意识到，网络短视频虽然给

了他们一个展示自我、表达自身需求的平台，但是在享受网络

短视频平台带来的表达权利时，也必须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

务，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因此，广大乡

村用户应该加强对自身言行的规范，做到不在短视频平台上传

播低俗、泛娱乐化等与社会价值观相悖的内容。严格约束自

身，不要为了吸引他人的眼球，而制作出“生吃死猪肉”这样

毫无底线的视频。网络短视频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每一个

乡村用户必须遵守相关的法规条例，以自律避免他律。如果不

能自律，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规范，那么必将受到监管部门的处

罚。

（三）树立“内容为王”的视频创作意识

网络短视频中除了低俗、泛娱乐化内容泛滥，网络短视频

内容的同质化现象也很严重。

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当一个短视频成为热门

后，后续都会有大量相似的视频跟风出现。这种情况在乡村用

户群体中较为常见，然而这些同质化的内容会使观看者产生审

美疲劳，同时乡村用户跟风制作的网络短视频很难获得观看者

的欣赏。因此，从乡村用户的角度来谈，为了能使其创作出来

的短视频受到更多观看者的喜爱，不应盲目模仿“热门”视频

的创意，而应主动进行创新，创作出有着自身特色的短视频，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观看者的需求。从短视频平台角度来看，同

质化内容的泛滥，会让受众群体丧失对平台的兴趣，不利于短

视频平台的长远发展。因此，乡村用户也应主动进行创新，积

极树立“内容为王”的视频创作意识。

五、结语

乡村影像是塑造乡村媒介形象的重要渠道，以网络短视频

为代表的乡村自主表达，背后是更加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

和话语等问题的耦合。在乡村集体记忆与乡土价值观念逐渐崩

塌时，短视频的兴起通过媒介的手段加强了乡村部落凝聚力，

重塑乡村身份认知。同时，关注短视频带来的价值悖论，对乡

村话语进行二次赋权，也成为了当下应给予关注的焦点。乡村

短视频不应一味走向与城市话语的二元对立，而应该在“美美

与共”中呼唤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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